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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次大胆的文体实验。
　　作者“潜入”一个年轻诗人的灵魂，用他的眼睛观察和叙述，从心理层面入微刻画了一个男孩在
其成长过程中与众多父辈既卑微又高傲、既渴望承认又处处叛逆并想取而代之的复杂感受。
那些他喜欢的女孩，一方面羡慕他的才华受其青春气息的吸引，另一方面还在父权的笼罩下。
　　作品语言诗化，情节诡异。
　　“我”是一个杂种，“我”的出生成了一个谜，文化大院里的众多男人都是“我”的父亲嫌疑人
。
母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个谜。
在“我”的窥视之下，父亲嫌疑人和他们的女儿都现出了灵魂和肉体的原形。
我和父亲嫌疑人及他们的女儿之间的关系，更是让人关注和牵挂。
　　作者通过“我”和父亲嫌疑人及他们女儿之间的故事，冷峻机智地道出了人世间男男女女的真相
。
灼人的秘密依然是有的，它们藏在“我”母亲用一把铜锁锁着的旧木箱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父亲嫌疑人>>

作者简介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一九八○年代以长篇小说《新星》、《夜与昼》、《衰与荣》等经典改革巨
著为国人瞩目，并奠定在文坛的地位。
根据其作品改编的《新星》电视剧播出后，万人空巷，创下最高收视率。
一九九○年代以来，出版了《超级圈套》、《东方的故事》、《成功者》、《合欢》、《父亲嫌疑人
》、《龙年档案》等长篇小说。
二○○○年以来，陆续出版了“荚蓉国》、《蒙昧》、《辆料》、《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
了什么》等多部畅销长篇小说，受到海内外关注。
　　作者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东方文化等学科，著有文化人类学专著《人类时间》，心理学著作
《童话人格》，教育学著作《中国孩子成功法》、《曲别针的一万种用途》等，均受到读者喜爱。
　　近年来，他关注当代人的生存境况，著有《心灵太极》、《焦虑症患者》等关怀心理健康的作品
，并著有《婚姻诊所》等一系列研究当代婚恋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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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我唱歌谣你们别心惊肉跳一　阿男的报复一定令人发指二　杂种的呐喊与女人的无私奉献三　我
避免与他草率照面转身离去四　我有杀人的权利第一刀就捅他五　你们全喝了他的迷魂汤六　男孩露
出小鸡巴小心大人剪刀七　屠杀竟是由父亲嫌疑人开始的八　一双手阴险地悬在我的后脑勺上九　上
帝注定要让故事因素更稠密十　臭名昭著的流氓调侃一瞬间土崩瓦解十一　我想到偷猎想到奇袭想到
直捣敌人大本营十二　我被这个小丫挺搞得晕头转向十三　好好先生是不是阁下乔装打扮十四　猫眼
暗了人眼亮了真是直指人心十五　我还无权让他和我做亲子鉴定十六　乌云像逼债人的面孔虎视眈眈
十七　所有人都成了麻雀看着一模一样十八　在这个玩概念的年代我被玩了十九　天下第一不该管的
闲事二十　世上没人上门传送绿帽子二十一　她的话不啻在我心中吹响了号角二十二　见了好话说绝
的千万别受骗上当二十三　这个分手藏着无限费解的玄机二十四　杂种宣言炸了杂种的窝二十五　某
人历史遗失了现公开招领二十六　她用人伦极限把对手全排除了二十七　我的父亲嫌疑人各个身手不
凡二十八　一对一关在一起真是炼狱二十九　我像巧克力在男人手里融化了三十　躲在黑夜看白天也
是一种特权三十一　我叉做了天下头一号臭喇叭三十二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三十三　房间里又响
出关木箱锁铜锁的声音三十四　女孩的老谋深算把我吓着了三十五　一架钢琴一定要兼备绞肉机功能
吗三十六　空顶额头内心像疑案悬着三十七　愣头青不青就不卖钱了三十八　募捐告示像大白乌飞到
夜空里三十九　阎王殿里没看到真正的生死簿四十　姜子牙祭起番天印打着谁是谁关于《父亲嫌疑人
》的背景资料背景资料一：俄狄普斯情结背景资料二：俄狄普斯情结批判背景资料三：叛逆人格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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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阿男的报复一定令人发指　　我叫阿男，外号天下头号杂种，今年二十多。
我要讲的故事是吓坏一些文明先生的一桩特大阴谋。
说得时髦一点，是个超级行为艺术。
　　说起行为艺术，得做点通俗的解释。
　　画张画是艺术，雕个塑是艺术，不画画不雕塑做个特别的行为也能成艺术。
一群人顶戴虎豹熊猴的头盔在街上赤身裸奔抗议屠杀野生动物制作裘皮大衣，这个环保行动就是行为
艺术。
三五个人在闹市立交桥下半裸身体摆出不顾死活角斗的架势引得人群像围观一组活动雕塑，也算行为
艺术。
一个人爬到大烟囱顶上高呼要自杀，人山人海围了上来气垫铺上了布网张开了消防车的云梯举起来了
，他呼喊一阵爬了下来，说是做了一个“营救绝望”的行为艺术，又名“都市残存的非冷漠”。
　　一尊女神雕像肃穆地立在花园门口，当游人惊叹她的栩栩如生时女神眼珠活动露出微笑，然后摘
去高冠脱下雪白长袍活灵活现了一个穿超短裙的时髦女郎。
女郎丢下女神衣冠抖着金发哼着流行小曲走了，留下神性与人性的题目供人回味。
　　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多了。
　　两三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血淋淋从一头牛的肚子里开膛钻出来，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当然他们要预
先开膛钻进去。
把一头猪活生生宰了将还眨眼的猪头割下褪毛烹煮最后压成猪头肉，整个过程拍成录像，是又一个残
酷的行为艺术。
一头公猪身上喷上英文的“西方”，一头母猪身上喷上中文的“东方”，然后注射上催情剂，公猪母
猪在围观的人群中踏着满地白纸交配，这还是一个寓意浅薄的行为艺术。
说得粗俗西方文明强暴了东方文明，说得文雅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交流。
　　这种水平的行为艺术我一天就能设计几十个。
　　一个人抱着吉他躺在地下通道里，唱着几十年前最激昂的歌曲，面前放一顶别着纪念章最革命的
帽子接受过往行人的零钱，这也算行为艺术。
拿一个牌子，写着“我不是垃圾桶”一动不动站在满地垃圾的风景区路口，这是一眨眼就能想出来的
行为艺术。
这般鸡零狗碎的行为艺术我不感兴趣。
充其量他们不过是活人摆出的一幅画。
我要做的是连环画。
　　它可以算世上迄今规模超级的行为艺术作品。
　　它的总标题是——“阿男的报复”。
　　我的报复对象是这座光辉灿烂又肮脏拥挤的城市里有名的文化大院，文化联合会所在地。
这里有七八群旧的新的楼房，夹杂着一二十个方的不方的平房小院，活动着有名的和不有名的众多先
生女士，写书、画画、跳舞、唱歌、演电影、演戏剧的角色应有尽有。
　　我就是这个大院里的杂种。
　　我的父亲就在这个大院里，但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
一二十个毛色不同的男人都是父亲嫌疑人。
这使得我从小成了闻名遐迩的杂种。
唾在我头顶的唾沫和秋天的落叶一样多，满天都是白眼让我从小看不见白日的蓝天黑夜的星星。
　　当下社会上流传着好几个有关杂种的黄色笑话都是从我这儿开始的。
　　最著名的“三个男人三点水”的段子就是说我的。
　　一个女人生了个儿子不知道怎么给他起名，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只知道她在那个月和三个男人睡过，姓高的、姓孙的、姓陈的。
起名大仙说这个孩子应该姓郭，郭字的左上部是高字头、左下部是孙的左偏旁、右半部是陈的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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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该叫海，意思是三个人每人一点水。
　　其实，我阿男比这“郭海”更乱乎。
　　我的母亲在那个年代既讨人爱又讨人怜，更要命的是逆来顺受糊涂透顶，使得我的父亲嫌疑人远
远不止三个。
现在这一二十个嫌疑人都在大院里道貌岸然地晃着，有的人还晃得钵满盆流名扬四海。
我就恨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
　　我要实施的报复计划一定是令人发指的。
　　从我身上出了那么多黄色段子流毒全国，不报复我对不起全国的父老乡亲。
　　因为家贫志短，我初中毕业就开始在这个光辉灿烂的大院里打杂。
杂种干杂活理所应当。
烧锅炉看大门搞收发做水暖工，在大院里悠来晃去。
后来又帮着几家刊物搞发行。
我像是房门上的猫眼，盯着面前过的每一个人。
　　对父亲嫌疑人的侦探使得我不放过任何男人。
　　每个男人都勾连着至少一个多达几个最多几十个女人。
　　满大院的男人女人就都在我这猫眼的窥探下了。
　　我身高一米七多，裤裆里有个硬家伙，面色有点阴暗，这就是我的大致特征。
倘若说面色阴暗是因为心理阴暗，我没二话。
我不喜欢站在光天化日下现眼。
我喜欢躲在黑暗角落里老鼠一样窥探。
我的眼特别毒，射出的目光足以穿透满大院狗男女的脸皮。
我揭出的绝密隐私会让你们心惊肉跳。
倘若你们神经脆弱，看到这里打住不晚。
我还有点神经兮兮或者说精神不正常。
据说我小时候又黑又瘦，像个见人就钻草丛的刺猬在院子里溜边走。
再大点随便被人揪着耳朵拎来拎去戏谑。
听说我的眼白眼黑像不转的阴阳鱼傻兮兮地仰望右上角的天空，所以后来才无意识写出头一句歌谣：
月亮像邮票贴在天空右上角，我是月亮。
　　当我心明眼亮又神志不清地讲我的故事时，你们千万别怪我像个梦游者一样讲得鬼气阴森。
要是哪位先生女士看了我的故事心惊肉跳，我还是一句老话，犯不着。
你们已经看到我在“引言”里的那首歌谣，把它断成模样就是正经诗了。
　　我这个杂种冷不丁出了本诗集，“我唱歌谣你们别心惊肉跳”就是头篇。
　　干杂活的赖小子初中文化出诗集被好高骛远的出版社和哄抬消息的报纸一炒，成了轰动一时的新
闻。
　　当整个大院变了脸看我这个杂种时，“阿男的报复”也便正式开始。
　　二 杂种的呐喊与女人的无私奉献　　想瞌睡，上帝就给了一个枕头。
　　母亲田岚和我吵了一架。
吵架的原因很琐碎，居住的空间太狭小，彼此冲撞就多。
一间让人疑心是茅房的破房子黑咕隆咚住母子二人，这种住法本来就乱伦，锅碗瓢盆挤了也会叮当乱
响。
早有心理学家研究过，一群猴子在森林里彼此很少伤害，关到笼子里以强凌弱大幅度增加。
笼子再压缩，猴子们相互残害就变得触目惊心。
　　母子俩一人一套房肯定少打架，远隔十万八千里更没架可打。
　　现在一间黑着脸面的窄房子与传达室夹着院门面对人来人往，憋在屋里好像越不敢吵架其实越要
吵。
　　这是文化大院内的一号小院，里面三五栋小楼五六排平房大多是办公的地方。
　　吵架吵得我从黑屋里跳到门外，周围立刻围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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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栋小楼和平房的窗户大开放出人气，男男女女的面孔聚成花束探出来东张西望。
再吵下去花束收回窗户，小楼木梯滚下踊跃的脚步声，更多的人围住了我和母亲吵架的现场。
　　亲人就是仇人，最恶毒的话都摔向对方。
　　我站到一栋小楼的高台阶上开始意识到这是我揭竿而起的系列行为艺术的开篇之作。
我激怒了母亲，听凭她当众哭喊着骂我。
我是没良心，我是忘恩负义，我是翅膀硬了翻脸不认人，我是畜生不是人养的。
我趁势疯狂了举着双拳吼道：我是杂种，我不是人造的。
　　我像要扑人的恶熊扫视着人群，两三个父亲嫌疑人被我的目光割倒了脑袋。
　　他们刚才还装模作样地连说带劝。
　　我的吼声一定震慑了全场。
母亲田岚老着一张瘦瓜子脸直着眼站在那里喘呆气。
　　围观的男女全失了活泼僵了神态。
多少年来他们都把唾沫唾在我头顶，那些嫌疑人更是欠债累累。
小杂种长大成人了顶天立地一声吼，他们全不自在了。
　　我高举双拳俯瞰着阳光下这群受了惊骇的人群，觉得画面很好。
　　这个行为艺术可以叫做“杂种的呐喊”，还可以叫做“血债要用血来还”，还可以叫做“儿子的
呼喊割倒了父亲嫌疑人的头颅”，还可以叫做“阳光下平凡的一景”，还可以叫做“起来不愿做奴隶
的人们”，还可以叫做“上帝对父亲的审判”。
　　这个世上的男女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多不自在叫他们油皮滑脸一说一道，便都在劝慰别人的幌子下解脱了自己作鸟兽散。
　　但是我知道，我的行为艺术算是在文化大院发布了前言。
　　晚上，我敲开了阎老家的门。
　　阎老多少年前是文化大院的主宰，今天已经告老退休。
我知道他一见我就会惊骇。
果然，这个外号“阎王殿里的笑声”一贯笑眯眯的老家伙顶着七十多岁的白发看见我登门就有些愣了
，好一会儿才笑面虎一样笑出来，可那笑也不比哭好看。
　　我知道自己的又一个行为艺术会有怎样的精彩。
　　这位阎老三十多年前曾被那时的“大革命”打倒，二十多年前“大革命”还未结束他就在文化大
院里东山半起。
我母亲田岚那时算一个知青，种了几年地要回城。
那时的阎老还不算老，笑呵呵地把有几分模样的田岚安排妥当。
田岚的逆来顺受在阎王殿里的笑声中写下第一章。
“大革命”结束后阎某人独占东山成了文化大院一把手。
要说他也该是我的父亲嫌疑人之一。
　　可看着这个该当自己爷爷的白发老头真觉得有些牵强。
　　他一定听说了白日里我的呐喊，此刻坐着仰望我的笑脸上露着求饶的表情。
　　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老婆吴姨端庄贤淑地出现了。
这个白净的中年妇人对丈夫一生的花花事一清二楚又都心平气和，这时便来调解气氛。
她大概知道白日里顶天立地吼过的杂种此番登门来者不善，她的和颜悦色带有充分的斡旋意义。
　　看着夫妇二人的表演，我心中十分好笑。
　　往日里我这个干杂活的杂种只有送挂号修水暖时才可能人歪影斜地蹭进他们的独家小院。
现在我立在这儿不多言语，就像一个讨债人索命鬼。
　　那个叫田岚的女人不知道阎王殿里的笑声欠着她，但她的杂种儿子却知这份债权。
阎王殿里的笑声不成声了，他的老婆风度和蔼地呵护起来。
她祝贺我诗集出版一举成名，赔了很多笑脸，最后问我有什么事需要帮助。
　　我说住房太窄，一家两口人难免摩擦吵架。
　　阎老莫名其妙仰着脸，吴姨却拍拍他的胳膊说道：这事好办，让小强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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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王殿里的笑声仰在沙发里爽朗地笑了。
他们的儿子阎小强三十多了，总管着文化大院的行政后勤。
我过去当水暖工时是这个阎小强手下的无名小卒。
　　阎老摆着横空出世的老手说道：住房问题保证帮你解决。
又叹息他这几年退下来不在台上，要不早给我们母子俩重新安排住房了。
吴姨则说笑不断倒茶端水果又递烟，还把客厅里的灯多开了两盏满堂光辉了。
看着这个场面，我当时想这个行为艺术该叫“沉默的索债”？
该叫“彼此心照不宣”？
该叫“有理不让人”？
该叫“往事对今日的影响”？
看着吴姨一张白净的面孔一双白净的手委婉环卫着黑乎乎坐在那里的老头子我就想，这个行为艺术是
否又该叫“女人的无私奉献”？
或者就叫“喜鹊巢就是这样筑成的”？
　　我挺着站在那里不合适，人家已经答应还债。
　　我坐下抽烟喝茶也不合适，债还没还，还了这点也远未还清。
　　我冲吴姨摆摆手，打算告辞。
　　呼啦门开了，肥鸽一样扑腾进一个女孩。
　　这是他们的小女儿，也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阿囡。
　　她圆脸上一双活泼的大眼睛瞪着我：阿男你怎么来了？
我顿时没了气焰只剩拘谨。
班里同学一直嬉笑我俩有缘分，一个阿囡一个阿男还不是一对？
　　阿囡正上大学，周末从学校回来。
　　她笑着对我说：你现在可成了名人，诗集一定得送我一本。
　　我捡起在她面前早就丢落的男人自尊，答应了她。
　　当我迈出阎家小院后，试图将阎老头从父亲嫌疑人名单中画掉。
　　我和阿囡的关系也便没了丝毫不伦不类。
　　三 我避免与他草率照面转身离去　　月光斜进窗户，将小屋里黑暗劈了一半。
我躺在黑暗里。
隔着一张布帘那个被定义为我母亲的名叫田岚的女人躺在月光里。
我感觉着我和她的存在，也感觉着故作安详又密藏罪恶的黑夜。
　　白日里忙做通俗的故事，对世界的体验走马看花浮皮潦草。
　　那个叫田岚的女人现在很干很垮地仰躺着，像一块疲惫的土地面朝天空。
多少野蛮的刀耕火种多少文明的梳理把她弄得如此疏松麻木。
这块土地曾经多汁而温顺温顺而敏感敏感而多情春风一拂野花就扑簌簌欢快摆动，对烈日的烘热云雨
的潮湿都逆来顺受相信天空的每一个诺言。
　　天空变幻无常，受骗的土地从来没有扪心自问自己的轻信。
　　此刻这个叫做阿男的定义为她儿子的小男人就躺在她旁边的黑暗里，能觉出女人的鼾声中记录的
多少年的疲劳。
女人睡得有些死有些脏有些庸俗。
当呼吸卡在嗓子里变成瘦猪一样的呼噜时，你就想到柴米油盐小摊小贩风里的呼喊雨里的奔波披散的
头发滑掉的头巾。
世上各种忙于生计的苦累女人便都从你眼前掠过。
　　要说这个女人的父母也就是男孩的姥爷姥姥原本都是书香门第。
　　夫妇俩也是吟诗作画的人物。
男的很清瘦地戴着一副眼镜，女的很良善地睁着一双凤眼，五十年代只因为登在报上的一块豆腐干大
小的诗篇被戴上了往右歪的帽子。
后来这对夫妇便被赶下了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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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后来小心谨慎规规矩矩感恩涕零地重返了城市。
又后来就有了那场叫做“文革”的大革命。
男的被挂上牌子游了一通街天黑回来天明就投了河。
都说男人溺死背朝上女人溺死脸朝上，他果然遵循这个规矩手脚张开趴在护城河上。
女人也病怏怏没活多久。
　　田岚把母亲的骨灰盒与父亲的骨灰盒并排放好的当年，就低头跟着敲锣打鼓的队伍上山下乡了。
　　此刻这个当年的女知青现在的中年女人就在文化大院的一间小平房里呼吸着拼命现代化的城市空
气。
她的儿子阿男听了她的呼吸却想到阎王殿里的笑声是第一个凭仗职权梳理她的吗？
当年她逆来顺受为了离开农村就没有被那些大队干部先剥一层皮？
一想到自己从这个脏乱差的身体里钻出来，全身耻辱滚烫。
　　空气中充满了她身体不同部位散发出的酸涩气味，这让我恶心得要呕吐。
　　我常常恨不能对她抡起斧头，接着想到她风里雨里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我又恨不能趴在她面前啃
泥巴。
一个雨天里我这个小杂种被一群孩子打了她来拖我回家，我从水泊中伸手抱住她的脚大哭。
那时我已经知道这个女人养育了我也给我带来了耻辱，哭到发起狂来就咬住她的脚脖子。
她被咬得叫起来可是没有踢开我。
　　我觉得这样躺着空想很无聊。
我要的是针针见血的行动。
　　我穿上衣裳推开门踏到了闷夜中。
　　文化大院的几多楼群几多小院摆在月色里，几株残败的梅花装点着已过青春期的春天。
太平年头半夜还有三三两两说闲溜步的人，一个石桌周围的几把长椅上坐着一群海侃的爷们儿，其中
一个浑厚的嗓门引起我周身强烈的反应。
　　我知道这个男人对那个叫田岚的女人欠有绝不可能还清的债。
远远看见他仰坐在那里谈笑风生，我就感到了仇恨。
　　这是我下一个行为艺术的目标，也是阿男的报复中真正有分量的对象。
　　那个很男人气的额头在月光中朝我转过来。
　　我避免与他草率照面，便转身离去。
　　我想到先生鲁迅也想到有点像豺狼的卡夫卡。
这个文化大院或许就是我的绍兴我的咸亨酒楼我的城堡。
我已经不耐烦拖泥带水的叙述，我要字字句句如匕首剖开文化大院男男女女的灵魂。
我的行为艺术就是要剥下每个人的脸皮揪出每个人的心肝肺。
　　当充满敌意的锋芒毕露后，便觉得白日里杂种的呐喊和晚上去阎老家索债有些平庸了。
　　我踏进阎老家客厅时应该更阴冷。
我应该更早注意到阎老那貌似和蔼的风度里藏着心知肚明的惊惶。
我该用更狠毒的沉默来制造效果，听凭老家伙和他那保护神一样的女人赔话赔笑脸委曲求全。
一边是礁石一样长久的沉默，一边是海浪一样频频向礁石献来的喧哗殷勤。
我用冷眼观察欠债总要还的上帝真理度量人的脆弱与狡猾，看那一男一女如何敷衍。
我最终可能说了：他们把我当杂种，我要把那个造我的畜生找出来。
　　我要看那个会玩太极拳的老家伙如何故作爽朗地应付我。
我更要看看那个吴姨如何在他身边盘旋卫护表现完美贤淑。
　　当他们问我有什么要帮助的，我该照样沉默不答。
　　他们说要帮我解决住房问题，我依然没有言语。
　　阿囡回来了，我不该那样弱了势头。
问我怎么来她家了，我该话里有话地回答是来请教“公道”二字。
还该自我谴责的是，踏进客厅看到老两口坐在暗淡灯光中相依为命熬寂寞，我不该心软。
　　四 我有杀人的权利第一刀就捅他　　冤家路窄，昨夜里我躲开的那个男人今天与他迎面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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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高勇，四十八九了吧，像个大猩猩挺雄壮地站在那里。
　　你能闻见他发达的汗腺发出的雄性气味。
那是一种腥得熏人的狐臭，咄咄逼人地在空气中占着地盘。
就是这个姓高的男人，加上其他两个男人，使得我蒙受了“三个人每人一点水”的耻辱。
他或许是最重要的父亲嫌疑人。
　　多少年来我从各种角度盯视他的目光加在一起足以割穿钢板。
　　我们是在花园村边的葫芦院碰上的。
葫芦院是个农家小院，被几个叫花子一样的民间艺术家租作吃住玩耍的巢穴。
在紫阳湖公园桥头下，二十块钱给人画一张头像的没落画家们像野狗一样聚在一起。
　　院主是披头散发的高个子老木。
一张又像叫花子又像牧师又像落难王子的大长脸挺忠厚地安排着一切。
天昏地暗光线不足时那张脸青白地悬在半空像是黑洞洞马圈里探出的大白马。
　　他画了很多据说很前卫很先锋又很穷极无聊的画。
　　卖不来钱却买来了穷，成天领着他的乞丐帮溜在湖边寻买卖。
　　没人肯出二十块钱写真，他们便七八个人转圈坐上一个画一个。
画得游人围观的多了赞叹他们的手艺，老木就会站起身对游人说，大伙儿看上哪个就让哪个画。
一说掏钱，围观的人就有些退缩。
老木便玩开卖狗皮膏药的伎俩：不画也不妨碍大伙儿看画，不满意也可以不付钱，就当是给大伙儿添
个乐子。
　　这帮艺术乞丐吃饱不饿了就通宵地画画雕塑神侃狂吹，吹得发起情来就做开行为艺术。
他们会半裸着身体涂画得青面獠牙爬到一棵树上重演远古人的巢居。
他们也可能一人周身画满蛇皮趴在地上蛇一样爬，一人画成鸟蹲在树上作欲扑蛇状，一人画成虎四爪
着地徜徉，一人画成青蛙蹲着一蹦一跳，一人画成鱼躺在一片水汪里，据说这就是“脊椎动物全景”
。
当然这是些最粗俗的作品，不过是借此脱光了衣服享受在地上滚泥巴的畅快。
用他们的话说，光着身子在干的湿的地上一滚男人的性子就全起来了，比扑住一切女人更亢奋。
　　我也脱光衣服涂上油彩和他们摸爬滚打了一回，有点感觉。
想像百兽在大地上狂奔的亢奋，突然想到大地母亲的比喻，产生了必须消灭的乱伦联想。
　　今天这帮艺术乞丐挤在葫芦院里接待了我，他们说一举成名的来了。
　　我入乡随俗地笑笑还保持着多年来是他们跟屁虫的本色。
　　他们没顾上多闹哄我，全像一群被耍的马戏团狗熊围着驯兽师转。
　　扮演驯兽师的恰恰是高勇。
　　高勇看我一眼点头笑笑，依然手拿相机指挥着这群艺术乞丐。
就是这个吃喝赌嫖无恶不作的大家伙，几年来骑着自行车背着相机走黄河，做了好一件风光满天下的
事。
一本《还我黄河》的摄影集配着文字把黄河在一片乱砍滥伐水土流失中就将从版图上消失的惨状报告
了天下，高勇万里跋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形象被电视烙印在国人心目中。
这家伙名利双收又万里走长江搞了一本《还我长江》，接着又搞了一本《还我长城》。
这个狐臭熏人可以和跳芭蕾舞的女生卖菜的女贩都滚成一团的畜生，成了精英人物。
　　我没见过几个比他更会装样的男人。
他总是近乎沉默地很诚挚地凝视着你，显出一种说得少做得多的侠义。
他最常说的话就是一句：你就交给我吧。
　　他似乎是可靠的象征。
结果男人掉到他的诡计里女人落进他的手腕里。
　　高勇这次是来做一个新摄影集《怪诞群体》。
他要把聚在葫芦院的艺术乞丐帮做成项目。
将这帮乞丐艺术家拍成摄影集配上好文字，绝对怪诞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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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会因为弘扬前卫艺术再赢得一块很前卫的荣誉。
稿费他肯定独拿。
这帮艺术乞丐寂寞潦倒有求于高勇为他们免费做广告名扬天下，此刻他们正在高勇的调遣下表演行为
艺术。
　　我躲进角落冷眼看着高勇。
　　多少年前，那个叫田岚的可怜女人就是被这家伙搞得神魂颠倒。
被阎王殿里的笑声梳理那还是对权力的被迫奉献，而对这个当时年轻有才的男人的钟情却是那个骨子
里花前月下的小女人全身心的主动奉献。
搞了半天把魂搞丢了，像个精神病人一样晃来晃去。
后来，这个定义为我母亲的姑娘又风平浪静逆来顺受地活了下来。
可从那时起她就精神恍惚。
　　我一千次一万次地研究过高勇的体貌。
我怕自己像他，但越怕越不能完全排除相像之处。
对他的相貌大概很少有人比我看得更仔细了。
　　他有狐臭我没狐臭，这是不算安慰的安慰。
　　我耻于做这个畜生的崽子，可又时而发现某些可能血缘相连的征兆。
　　如果我有杀人的权利，第一刀捅的就是他。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无血缘是否会影响我的杀戮。
我常常面对镜子模仿他的故作沉郁，还模仿他双手抱肘站立沉思的姿势，检验自己体格有无和他共鸣
的结构。
我发现我蹙眉的阴沉和他有相似之处，额头很硬对这个世界有攻击性。
而抱肘站立的姿势我却完全拿不了，我绝不是这种胚子。
每次相见，我都能觉出他的居心叵测。
他长者的和蔼不仅有通常的伪善还有讨好和心虚，这都是难解的谜团。
　　高勇在院中蹙起眉来喊了一声：怎么还没拿来？
一个白上衣红仔裤的女孩提着摄影包从屋里跑出来。
那该是高勇带来的助手，照了面我却吃了惊。
　　这正是阿囡。
阿囡忙不过来地和我打了招呼，便围着高勇团团转了。
　　这个女孩除了腰肥一点，漂亮的脸庞黑秀的头发都像一位公主。
　　看着阿囡心甘情愿在高勇身旁伺候，我就看出了危险。
　　这个狐臭熏人的男人绝不会顾及她老子是文化大院的下台老阎王。
看阿囡那欢快的表情，大概用不了两天就会被老奸巨滑的色狼剥了皮。
　　我想到了“旧仇新恨”，想到了双重意义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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